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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瓶梅》道德观的出场形态

孙 全 胜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８９）

　　摘　要：《金瓶梅》倡导道德的情爱伦理和互助友爱的人际伦理。它的道德观是通过批判
“酒色财气”呈现出来的。《金瓶梅》道德观的出场形态在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情爱的虚无本质，
呈现在对偷情、婚姻的反思上，体现情性小说的出场形态；二是冷酷的人情世态，展示在对世
俗、社会秩序的批判上，蕴涵现实主义小说的出场形态；三是德性的生活，体现在对欲望放纵、
道德沦丧的批判上，彰显道德小说的出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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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瓶梅》的悲悯情怀和超然气质，使它具有
警世价值。它通过描写西门庆的欲望放纵，展示
了社会的腐朽、人性的黑暗、道德的沦丧。获得物
质财富后，应当复归灵魂。学会德性的生活，正是
《金瓶梅》道德价值观的出场起点和归宿。“虚无
的情爱”、“冷酷的世态”、“德性的生活”构成了《金
瓶梅》“一体两翼”的道德价值观形态。《金瓶梅》
秉持道德哲学的立场，探讨了情爱与人生、情爱与
世态、情爱与德性等关系。因此，《金瓶梅》探讨人
生的道德存在，并非是为了从道德哲学角度上展
开其情爱审思，而是为了从对世态人情的批判中，
寻求德性的生活状态。

　　 一、《金瓶梅》道德观出场的起点：虚无
的情爱骗局

　　 《金瓶梅》道德价值观是通过对情爱的虚无
本质的叙述呈现出来的。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
中批判了功利的情爱，他不相信现实中有着完美
的爱情和婚姻，因此他不断展示西门庆的丑陋表
演，不断呈现潘金莲的荒淫无度，不断描写男女之
间的勾心斗角，使《金瓶梅》的文本呈现出了强烈
的流动性。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中站在男性视
角对婚姻及爱情的虚无本质作了揭示。他在一开

头就点名了全书的主旨，“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
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
枯。”［１］１婚姻及爱情作为“日常生活”断裂处的呈
现，给生活带来了希望。平日就是麻木庸常的日
子，婚姻及爱情把平日的时间撕裂，导致人生中最
有价值的一个希望的呈现。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可一旦心动，就无法控制走向燃烧。爱要表现出
来，对方才会知道。爱情上的事妙就妙在一切尽
在不言中。说清楚了，挑明了，反而不美。偶然的
相遇让他们在一起，一起快乐，快乐令他们得意忘
形。这是一个春心萌动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暧昧
的味道。爱情的吸引力需要神秘感、幽默、不可预
测性。爱情充满测试和勾心斗角。“他若闹将起
来，我自来搭救。此事便休了，再也难成。若是他
不做声时，此事十分光了。”［１］２５

就在勾心斗争的胶着拉锯战中，西门庆和潘
金莲最后苟合在一起。一开始，西门庆和潘金莲
的相识就是个偶然的过程，潘金莲用竹竿打中了
正巧路过的西门庆。整个过程，西门庆都不曾真
正爱过潘金莲，他关注潘金莲，希望得到对方的好
感，同时试探对方对自己的好感，他不停地苦思冥
想，想占有潘金莲。只是因为觉得金莲这块“肥
肉”落在了“狗口”里。 他一连几天在王婆的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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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踱来踱去，内心的欲望促使他不断意淫。偷情
是“谈”出来的，爱与恨都是寂寞的空气，哭与笑表
达同样的意义。他们从陌生人到肌肤相亲，是漫
长的过程，这是西门庆不断实现欲望的过程，也是
他不断放纵自己、强颜欢笑的过程。他由内而外
散发的成熟男人气质吸引着潘金莲，他的出场在
潘金莲的生活圈里是绝对有价值的。女性只会喜
欢她感觉有吸引力、有魅力的男人；而这个男人到
底是否很喜欢她，倒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潘金莲
把自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西门庆身上，为此，不惜
毒杀丈夫。荒淫往往和狠毒是孪生兄弟，受欺负
的弱者往往欺负更弱的弱者，在毒杀武大中，潘金
莲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武大再要说时，这妇
人怕他挣扎，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
紧地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松宽！”［１］４２这是一种
残忍，为了自己的“爱情”，不择手段，泯灭良心。
潘金莲的决绝行为，没有改变西门庆的风流习性，
他转眼就到处沾花惹草，继续风流快活。
偷情中的他们看到的全是对方的优点，对所

有与偷情有关的事物都有种美好的向往。他们的
情爱终于在王婆茶坊的偷情快感中达到了白热化

的程度。他们通过肢体语言，如拥抱、接吻等表达
对肉欲满足的渴求。想尽快占有的西门庆终于向
潘金莲请求更亲密的接触了，他说着誓言承诺，立
在了潘金莲面前。人一旦被卷入一定情境，就失
去冷静判断的能力。人一生只能爱一次，女性要
把爱留给孩童，所以她们在男人那里渴望宠爱，慌
张的潘金莲，在与西门庆的交合里，就像一朵盛开
的桃花。西门庆口无遮拦，不乏天真和幽默；而潘
金莲妩媚动人，不乏主动和花痴。武松是粗人，既
不懂世道，也不懂女人心，潘金莲在他那里遇到的
是羞辱和威胁。而西门庆却不同，他不但样貌堂
堂，而且充满激情。当一个贪婪的导演，遇到两个
好演员的时候，情爱的好戏就上演了。一个惯于
“红杏出墙”，主张“我的生命我做主”，工于心计的
女人，一个惯于拈花惹草，主张“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为性福奋斗的男人，真是天生一对。在王婆
的指挥下，他们演出了一场偷情的好戏。潘金莲
不亏是个好演员，擅长做戏，更擅长假哭。骗丈夫
吃毒药，她哭；在武大的灵前，她哭；在验尸官前，
她还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情爱充满太多功利色
彩。潘金莲始终打着小算盘，她沉沦于激情的性
爱，始终甘愿沉湎于欲望的泥潭。“把武大灵牌丢
在一边，用一张白纸蒙着，羹饭也不揪采。每日只

是浓妆艳抹，穿颜色衣服，打扮娇样。”［１］４７短短几
日，潘金莲就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了西门庆的宠幸
和存在，离开一阵子都会觉得烦躁，她有了肉体上
的依赖。他们的偷情，每次都是西门庆拼命地本
能发泄，而潘金莲积极地承受。
偷情中的他们没有精神交流，只有肉体交合。

潘金莲以为，爱自己就是欣赏自己的肉体美，这让
她坚信自己做了最正确的选择。肉欲如洪水猛
兽，支配着她的选择。她犹豫于西门庆担当的勇
气，于是要他发誓，“妇人道：‘你若负了心，怎的
说？’西 门 庆 道：‘我 若 负 了 心，就 是 武 大 一
般！’”［１］４２而不幸的是，男人的誓言和肉欲一样都
是冲动，西门庆的道德信念早就抛弃掉了。她之
所以受到鼓惑，只是因为受着欲望冲动的支配。
潘金莲把希望寄托在嫁个优秀男人，所以不想输，
她对未来充满幻想。女人是感性的，喜欢一个人
是不受控制的。但女人的自控能力比男人更强。
一种新鲜的刺激，一次难得的放纵，一份用来回忆
的故事，一场用世俗画面组成的爱情剧，这正是潘
金莲心中渴望的那团火焰。这份渴望最后终于在
与西门庆的偷情中，达到了高潮。偷情是婚姻祭
坛上的祭品。西门庆和潘金莲是好演员，所以这
个情爱故事起初就充满着血腥。爱情的想象很
美，但一旦回归现实就会千疮百孔。因此，当西门
庆多次品读过潘金莲的肉体后，他就暂时厌倦了
与潘金莲相关的一切，非但厌倦，他简直懒得去看
潘金莲，他又忙于猎艳当中。显然，西门庆和潘金
莲都希望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与其说是相信对
方、接纳对方，还不如说是偏向怀疑对方、批判对
方。就这样，他们心中充满仇恨，在泄欲中比拼着
耐受力。《金瓶梅》告诉人们：情爱让人们成熟，却
让人们的灵魂堕落。爱情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
却让人们对人生更绝望。真正的爱情只在想象
中，而世间的恋爱不过是痛苦、无聊、冲动的丑陋
表演。爱就爱了，可一旦决裂，就是鱼死网破。

　　 二、《金瓶梅》道德价值观出场的展开：
失德的人情世态

　　《金瓶梅》道德价值观还通过批判失德的人情
世态呈现出来。情爱使人暂时忘记了生存困境，
生存困境却是用任何方法都无法消除的。现实情
况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人人都在相互利用。
《金瓶梅》的行文超乎常规，文字的涵义超乎想象。
它揭露了表面重伦常道德的等级社会的黑暗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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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此书单重财色”［２］。在“金瓶梅”的时代，生存
法则是比道德法则还要高的道德法则。一切的善
良和宽容，不过是可笑的佐料。西门庆作为一个
趋炎附势的势利商人，完全不顾廉耻，“完全荡尽
了伦理道德上的廉耻观念和人类应有的羞耻意

识”［３］。潘金莲坚持下去不是因为很坚强，而是因
为利益熏心。虽然爱情不是有钱人的专利，但贫
贱夫妻百事哀，只有在物质条件充足时，才有资格
奢谈爱情。因此，她要丢弃丑陋而穷困的武大，依
附上既富又有权的西门庆。在弱肉强食的法则面
前，良知会一钱不值。强者欺负弱者，弱者又欺负
更弱者，都怀着仇视的心理，爬和撞。可社会上往
上“爬”的机会很少，于是上层给民众提供很多
“撞”的机会。爱情是自我价值在他人身上的投
射。在那个“人情大于王法”，“私欲重于王法”，
“权力就是王法”［４］的时代，情欲成了女性获利的
工具。《金瓶梅》宣扬因果报应，可西门庆这样的
恶人，活着的时候没有受到制裁，死后也没有报
应，来世还投胎继续做富人，“‘不幸溺血而死，今
蒙师荐拔，今往东京城内，托生富户沈通为次子沈
越去也。’”［１］１００８可见，对于是否真有因果报应，兰
陵笑笑生是存疑的。
爱情既无法能冲破生存困境的阻挠，也无法

挣脱本能欲望的牢笼，而使婚姻成为肉体的交战、
利益的盘算，“这妇人一娶过门来，西门庆就在妇
人房中宿歇，如鱼似水，美爱无加。”［１］６８偷情时，
西门庆懂得无事献殷勤，有事没事都联络感情，围
在潘金莲身边团团转。那时，潘金莲沉浸在西门
庆营造的幸福光晕中。上位之后，潘金莲本以为
幸福会升级。可她却面临西门庆其他妻妾的争宠
暗斗。这让她绞尽脑汁获得和西门庆交配的机
会。交配只是手段，能够生下男孩才是目的。坟
墓是一切的归宿，也是他们爱情的归宿。他们日
日缠绵，但彼此都恨着对方。进入婚姻之后，潘金
莲更加放纵自己，有过杀人经历的她，做起事来更
加心狠手辣。她更加荒淫无度，在家勾引下人，她
沉迷在肉体的快感中，自欺欺人地享受着欲望放
纵。现实涂抹上想象的成分才是美好的。但再美
好的梦境也要回到残酷的现实。在一个“人人瞪
着乌鸡眼”的社会，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道德本
来是自律的法则，却被武器化、政治化、世俗化，成
为压制别人的手段。记忆不是据实建立的，而是
后来重新加工的。潘金莲离开贫苦的武大家，进
入西门庆的纷繁浮躁的住宅，在憧憬的故乡中，找

到了她所礼赞的财富与奢华。“话说潘金莲在家
恃宠生骄，颠寒作热，镇日夜不得个宁静。”［１］８０结
婚后，两人相处的形式和关系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一周见几次面的情人，变成了天天朝夕相处的
“夫妻”，而且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他们终于能光
明正大睡在一张床上了，可仍活在个人的欲望世
界里。就算她们当初爱得死去活来，可如今，西门
庆和潘金莲只顾个人的享乐。而此时的其他女
人，都在挖尽心思地讨好西门庆。于是，“爱”在彼
此的仇恨中沦落。人心险恶，勾心斗争让整个社
会乌烟瘴气。这揭示出爱恨情仇皆是无聊。
爱情看似始于美好的精神交流，却始终潜藏

着物欲横流的暗河。“也许爱情是一部忧伤的童
话，惟其遥远才真实。”［５］男生在辗转反侧，女生却
在权衡利弊。西门庆完全是财色的欲望体，华丽
俊巧的外表下包裹的是肮脏的灵魂。可悲的是，
西门庆式的荒淫无度，没有受到世人的唾弃，而受
到世人的追捧。因为生殖虽然不能登上大雅之
堂，却承担着繁殖后代的重任。在世人看来，西门
庆即使再荒淫，也没有强奸民女，西门庆对朋友还
算大方义气。潘金莲的荒淫，也有原因，自小失去
父亲的她，被母亲卖到王招宣府里，要生存必须靠
自己。努力表现的她，终于被主人“受用”，却又被
转送给又穷又丑的武大，她怎么能甘心？尤其是
她还具有女人最大的资本———美貌。处处皆是荡
妇，社会上哪有贞女的立足之地？既然男人个个
是禽兽，还是男人手中的财富权力更实在。既然
女人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还是美貌更真实。《金
瓶梅》中布满了掮客、奸商、淫妇。在肉欲的放纵
下，他们一个个冷漠心狠。西门庆根本就不会爱
女人，他有的只是占有，但女人们还是一个个投怀
送抱，这就是世态。女人们个个没有廉耻，淫欲无
度。个个是“色中饿鬼”、“花中魔王”。潘金莲是
以“我”为思考中心的逐利者，情绪善变，活在当
下；西门庆是以“性”为思考基准的瘾者，贪图片刻
欢愉，注重面子。面临一次次被卖的现实，潘金莲
不肯向命运屈服，但西门庆却对猎艳坦然面对，不
管香的、臭的都供其泄欲。带着仇视的心情，西门
庆鄙视潘金莲了。发怒后的西门庆当众责罚了潘
金莲，他迁怒于潘金莲。他早已将先前誓言抛在
脑后，也不记得潘金莲当初为他毒杀了丈夫。爱
情成了男女攻击他人的武器，人人都要面厚心黑，
巧言令色。西门庆的目的没有实现，责罚了潘金
莲，他们的情爱还是不能回到当初。没有单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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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即使潘金莲再“体贴”西门庆，甚至喝西门庆
的尿液，也宿命已定。没有了真正的爱，即使西门
庆把琴童打死，潘金莲也要决绝地偷情。人类要
超越本能，必然要借助科技的力量，因为只要人类
还要用男女结合的方式延续后代，本能就无法
摆脱。
婚姻本是社会性的产物，年龄从来不是问题，

“问题”只在于财富、权势、地位，爱情只是婚姻的
借口，在“王婆们”看来，婚姻只不过是“拉皮条”的
生意。在那个充满贪官污吏、笑贫不笑娼、有奶便
是娘的时代，每个人都无耻地生存着。西门庆自
小便放纵，“一自父母亡后，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
草招风，学得些好拳棒”［１］２。每个人都鄙视别人
而不屑面对自己的错误与丑陋，不屑坦诚地剖析
自我。什么道德、律法，在欲望面前都成了毫无用
处的垃圾。西门庆为了本能欲望的满足，就完全
不顾礼教。什么妓女、寡妇、有夫之妇，只要是美
女、有姿色，都娶进门。可再美的女人也栓不住西
门庆的心，家里有再多的娇妻美妾，他还要到外面
嫖。这比动物还动物，因为动物的发情期固定，而
西门庆几乎每天都受情爱支配。西门庆专爱美
女，而潘金莲只爱性满足。没有了敬畏之心，人人
都像无头苍蝇一样追逐利益。王婆为了贿赂，而
说风情；众人冷漠地看社会；武松在正义的名义下
残忍屠杀。在《金瓶梅》中，没有一个人保有纯净
的心灵。在“奸夫”、“淫妇”当道的时代，人人都是
无情感的动物。可悲的是，性的放纵只是进化规
律的体现。西门庆专门在大庭广众下调情，当着
众人的面发泄兽欲。当他向王婆请教如何把美女
泡到手时，王婆总结了五个条件，“第一要潘安的
貌；第二要驴大行货；第三要邓通般有钱；第四要
青春少小，就要绵里针一般软款忍耐；第五要闲工
夫。此五件，唤做‘潘驴邓小闲’。”［１］２３用现在的
话说，要恋爱必须具备五个条件：长得帅、性能力
强、有钱有权、软磨硬泡、有闲工夫。而西门庆完
全具备这五个条件。在权势的刺激下，难怪西门
庆自信满满，难怪女人们个个都急不可耐地投怀
送抱。婚姻只是达成欲望的手段，爱情如同卖淫。
他娶李瓶儿，达到了财色双收的目的。他娶潘金
莲，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西门庆之所以撒
谎，只是因为这样做的成本非常低；而潘金莲之所
以撒谎，是因为她认为这么做获利很高。爱情永
远都暴露着人性的自私。潘金莲和西门庆都追求
享乐，最终，西门庆顺从了自己的欲望，死在放纵

当中，而没有拯救的希望。本能欲望的放纵生活
让他灯尽油枯，本能一直是灵魂的牢笼，他选择了
走向地狱。到临死，西门庆也没有明白，本能虽然
支配生活，但不能让它成为人生的全部，倘若让本
能失去道德的辖制，就会成为动物式存在。

　　三、《金瓶梅》道德观出场的指向：德性
的幸福生活

　　《金瓶梅》道德价值观的追求目标是实现德性
的生活。兰陵笑笑生手持利刃，暴露了人性的冰
山一角。他通过描写西门庆的本能放纵展示了人
性的丑陋。西门庆极力放纵自己，不肯面向灵魂。
他明知放纵会伤害身体，但仍无法节制自己的欲
望。欲望如无底深洞，是无法满足的，即使用再多
的春药也不行。西门庆在女人肉体上，透支了身
体，透支了灵魂。西门庆心里从来就不会难过，也
不觉得自己的放纵行为违背道德伦理。这也说
明，一些男人永远都贪得无厌，永远都想一层一层
往上爬。人所处的层次不同，贪的层次也自然有
高低之分，但无外乎权、钱、女人，当然这三者的关
系很明显，有了权就有了钱有了女人。《金瓶梅》
启示世人，伤害我们最深的往往就是我们自己。
人始终是情境性的动物，人的本质不是社会关系，
而是自己本能的人质。西门庆的欲望放纵无疑表
征了人性之丑恶，而作者的批判也契合了人性的
真善美方面。兰陵笑笑生执著地追求有道德的生
活，而不愿沉沦于罪恶泥潭。完美主义的人格让
他在抨击西门庆的本能放纵时带有悲悯之情。
西门庆到底没有一路飙升下去。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西门庆的放纵带来的是短暂快乐，最
终走向的是死亡之路。临死前，潘金莲还折腾了
整整一晚，她乘着西门庆醉酒，喂他吃了三丸春
药，然后骑在西门庆身上，尽情发泄，导致西门庆
严重虚脱，“初时还是精液，往后尽是血水出来，再
无个收救。”［１］８１８最终，西门庆死在了女人的床上。
快感只是一时的，快乐之后是无尽的痛苦和空虚。
当初的放纵没有一点回报，换来的却是病痛折磨。
西门庆是极度的不甘心，临死前，他充满恐惧。在
他看来，既然以前已经做下恶业，现在必死无疑。
为了本能的肉体，他努力着。男性需要面子，女性
更需要关心和体贴。在最后的时刻，西门庆太好
面子，不肯请医生去看，得了这种病，毕竟是不体
面的事。而当伯爵问起来时，他竟然还顾及面子，
推说是因为睡眠不足。在弥留之际，西门庆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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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不得妻妾的情绪，他现在想的只是不要被人笑
话。当恋爱的时候，西门庆尽其所能投其所好，百
般地呵护女性，处处满足女性的感受。那时，他和
女性的关系如蜜甜。尽管，那时他的关心，只是一
种策略，一种假装。但此时，西门庆已经累了，他
早已疲倦地不想去想，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最
终，西门庆之死达成了佛家因果循环的“天理”。
爱情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役，对于很多人而

言，只有在事后才能体验其起伏跌宕、闪展腾挪的
精彩，没有足够的定力、没有足够的审时度势的判
断，别说取胜，就连进场的资格都没有。“爱情的
悖论就是在时刻变动的世界企图寻求不可能的稳

定。”［６］西门庆既藐视道德，又色胆包天，魁梧的相
貌、充裕的金钱让他无比自信，“咱只消尽这家私
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
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
贵。”［１］５２１最终，在这场战役中，男女都失败了。西
门庆为了欲望丧失了生命，而潘金莲为了贪欲受
到了报应。“对人来说最大的需求就是克服他的
孤独感和摆脱孤独的监禁。”［７］毁灭也是一种解
脱，到这个份上，西门庆仍不能淡然。爱情有类宗
教功能，它试图为人类存在的价值提供一种终极
意义的图腾。当现实证明了爱情的势利本质之
后，它就会被觉悟者抛弃。当死亡成为必然时，西
门庆心中莫名地充满了失落和茫然，感觉再也不
能享受爱了。他没有去超脱，而是仍然眷恋尘世
的财富。而被丢下的妻妾们只能独自去忍受众人
的闲言碎语。西门庆和妻妾们不是因为背叛而分
开，而是因为恐惧死亡而伤害。西门庆死时极为
痛苦，“声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１］８２７西门庆
之死，成就了作者“女色杀人”的主旨。潘金莲的
无限淫欲直接导致了西门庆的“精尽人亡”。可叹
的是，西门庆死后，他的女人们立马翻脸，一个个
都背叛了他。
潘金莲始终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朝秦暮楚是

她的策略。潘金莲始终是潘金莲，她从不会从一
而终，她要的就是放荡。潘金莲除了美貌、有才，
简直一无是处。她荒淫、嫉妒、刻薄、势利、爱攀
比、无品味。她眼睛会勾人，男人见了心发酥。她
作为市井女人，作为很早就失去父亲的孤儿，在残
酷的生活面前，懂得：要得到幸福，就必须成为恶
狼。她最忍受不了寂寞。她不相信命运，也没有
畏惧之心。她从没麻木，而始终机关算尽。潘金
莲想做的不是人，而是奴隶。她苦于想做奴隶而

不得，在成为奴隶后，她加倍欺负弱者。李瓶儿生
了儿子，她嫉妒得发狂，设毒计谋杀孩子。为了性
欲望，她什么都不顾。勾引男人，假哭胡闹，是她
的拿手好戏。可命运从来违人愿。她不愿听从命
运的安排，她争宠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不惜任何
代价的她痛悔的是自己的不济，先是父亲死去，继
而主人死去，现在是丈夫又死去。她选择和陈经
济偷情，继续放纵自己。潘金莲始终没有忏悔。
在孤寂中，她更加放纵。但再多的放纵也有结束
的一天，最终，命运的巨轮回转开来，她为当初的
罪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她的奸情先是被发现，
继而，被武松挖心祭兄。武松以要娶她把潘金莲
骗出来。满心欢喜的潘金莲，以为武松终于开窍，
终于寻得真爱，“我这段姻缘还落在他手里。”［１］８８８

为性爱而生的潘金莲，被爱冲昏了头脑，而完全信
任武松，不顾前面的危险，倒是旁人看得清楚，月
娘就把武松看做杀人不眨眼的莽汉。于是，潘金
莲终于死在了心爱的人的手中。爱情使他们学会
了放纵，却没有学会反思。“阀阅遗书思惘然，谁
知天道有循环。”［１］１０１１西门庆和潘金莲自始至终
没有交出自己的内心，宁愿死也放不下本能欲望。
忽视道德，就会堕入欲望的泥潭，不与世同浊就无
法存活，可以节制和清明，可以不相信爱情，但不
能不相信希望。道德从来是自律的事情，对于不
相信的人，完全不起作用。因为不敢正视现实，所
以惯于自欺欺人，惯于瞒和骗，做任何事都要编出
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作为工具的伦理便由此产生。
个人不免死亡，而世界不停流动，于是整个社会就
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下苟延残喘。兰陵笑笑生描写
的是炎凉的世态人情，是异化环境下的人的动物
式存在，是人与人之间的失德状态。“启蒙就是人
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８］当兰陵笑笑生面对
笔案凝神深思的时候，出现在他笔下的并不是仇
怨和愤怒，而是对真善美的憧憬。
总之，《金瓶梅》体现着特定的道德价值观。

它是灵动的世俗图画，是立体的复调乐曲，是曲折
的社会批判诗，是道德之花的萌芽，是超脱之果的
凝聚，是喧哗的尘世风景和冷静绝然的情感在空
间的定格，它引发无限遐想。我们面对的并不是
冷冰冰的道德说教，而是浸透了泪水和微笑的真
挚探讨。兰陵笑笑生通过描述虚无的情爱和冷酷
的世态，表明道德应该成为人生指南。当我们把
道德当作自律，看作责任，不再给道德添加太多功
利意义之时，心态便会平和下来。因此，我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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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道德约束欲望，用良知抵制迷途幻梦，才能在人 生旅途中获得坦然与刚强。

参考文献：

［１］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５．
［２］兰陵笑笑生．金瓶梅［Ｍ］．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１：１．
［３］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１：７７．
［４］田秉锷．《金瓶梅》人性论［Ｍ］．北京：学林出版社，

１９９６：９５．
［５］孙全胜．论《伤逝》悲剧美学品格的“一体两翼”［Ｊ］．鲁

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２）：３１－３６．
［６］荀泉．论《伤逝》悲剧的三重意境［Ｊ］．山西大同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６）：５６－５８．
［７］［美］艾·弗洛姆．爱的艺术 ［Ｍ］．李建鸣，译．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８：８．
［８］［美］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１８世

纪与２０世纪的对话．［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６１．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Ｌｏｔｕｓ
ＳＵＮ　Ｑ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１１８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Ｌｏｔｕ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ｌｏｖｅ　ｅｔｈｉｃ　ａｎｄ　ｆｒａ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Ｉｔｓ　ｍｏ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ｗｉｎｅ，ｗｏｍｅｎ，ａｖａ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ｄｅ－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ａｒｄｉ－
ｎａｌ　ｖｉｃｅ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Ｌｏｔｕｓ　ｗａｓ　ｄｅｐｌｏｙｅｄ　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ｅｔｓ：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ｏｔｈｉｎｇ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ｏｖｅ　ｗ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ｔｒａｙ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ｓｅｘ；Ｓｅｃｏｎｄ，ｃｏｏｌ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ｃｒｉｔｉ－
ｃ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ｎｏｖｅｌ；Ｔｈｉｒｄ，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ｗ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ｌｇｅｎｃｅ，ｍｏｒａｌ　ｔｕｒｐ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ｎｃ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ａｎｌｉｎｇ　Ｘｉａｏ　Ｘｉａｏ　Ｓｈｅｎｇ；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Ｌｏｔｕｓ；ｍｏ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ｍ

６２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８卷　


